
编者按
� 阿玛尔

·

迪布今年 � 岁
,

他 出生在法国
,

父母是来自阿 尔及利亚的移 民
。

不久前
,

他创

立 了罗纳 一 阿尔卑斯及奥弗涅地区穆斯林协会
。

在经常
“

出事
”

的里昂郊外的利卢
一 勒 一 巴贝区

,

他

从事社区青年工作
。

珠

浮

我悬穆躺
、

我筵是祛国公昆
口纳笛亚

·

库里
一
达格尔 记录整理

在我很小的时候
,

父母经常对我说我是穆斯林
。

可是他

们不告诉我穆斯林是什么意思
,

因为他们是乡下人
,

没有上

过学
,

自己也不清楚穆斯林的含义
。

长大之后
,

我成了我们

那个地方唯一的北非人
。

只要问我姓什名谁
,

就能知道我是

阿拉伯人
,

是穆斯林
,

尽管我并不觉得有人搞种族主义
,

歧

视我
。

我是谁 !我是什么人 !诸如此类的问题
,

经常在我的脑

海里浮现
。

我感到
,

我应当有自己的根源
,

有 自己的传统 ∀然

而
,

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头
,

我都找不到
。

在学校里
,

历史教

科书上有一页讲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
,

但仅此而已 ∀至 于

阿尔及利亚历史
、

文化等等
,

书上一字未提
。

父母教育我
,

帮我树立价值观
、

生活原则以及道德观念

等
#

但是支离破碎
。

即使父母的说教连起来看是完整的
,

但

也不过是说说而 已
,

而我要看书上是怎么说的
。

因此
,

我在

很小的时候就到处向别人请教
。

我读了不少书
,

首先是《古

街

阿玛尔
·

迪布
。

他既是法国公民
,

又是虔诚的穆斯林
电



石

协

户

兰经》
,

还有关于世界伊斯兰教和穆斯

林的书
。

“

我们是谁
”!

“

是谁使我们的祖国

沦为殖民地
,

使殖 民地人民沦为经济贫

穷落后的一群
” !

“

难道我们的传统 真的不值得称

道
” !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中

,

这些问题经

常使我们沮丧万分
,

于是我开始调查
。

我发现
,

我们的传统丰富多彩
,

值得骄

傲 ∀我们不是为吃饱饭才来到法国的无

知
、

愚盆的殖民地的臣民
。

大约在十五六 岁 的时候
,

在学校

里
,

我开始结交来 自北非的男女青少

年
。

我们经常在一 起探讨同样的问题
。

从大学法律系毕业后
,

我走进世界 ∀ 但

是
,

从 ∃% 多岁起
,

我一直在穆斯林社区

组织中活动
—

这些组织
,

都是 &∋ ( 年

以后出现的
,

我在设法通过这些组织建

立经堂
。

老一代人
,

也就是第一批移民

到法国的人支持我们 ∀ 但是对于法国官

徐机构的工作程序以及法国法律关于

社区结社的规定
,

他们几乎一无所知
。

因此
,

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有责

任帮助他们
。

我们这些年轻人并不严格遵循伊

斯兰教的清规戒律
,

经堂对于我们并不

十分重要
。

需要经堂的主要是老人
。

自

从离开阿尔及利亚
,

老一代人就没有搞

过集体诵经
,

都是 自个儿在家里诵经
,

但是
,

让他们向政府申请建立 经堂
,

那

简直不可想象
。

于是
,

我们向老人们解

释
,

建立 经堂完全合法
。

我们还要证明
,

经堂不是搞颠覆活动的基地
,

不是原教

旨主义的温床
,

谁也没有理由低毁它
。

与此同时
,

我们开始串联
。

我们这

一代人出生在 印 一 )% 年代
,

为了便于探

讨问题
,

也是为了共同前进
,

我们感到

有必要组织起来
。

那时
,

我住在里昂郊外利卢区
。

幸

运的是利卢镇的镇长热情支持我们建

立经堂
。

这位镇长是二战期间的老兵
,

摩洛哥士兵曾经救过他的命
。

他说
,

他

非常熟悉穆斯林的文化和宗教
,

因此对

于我们提 出建立经 堂
,

他并不感到意

外
。

不仅不感到意外
,

他还认为搞经堂

对本地社会风气
、

教育等等有好处
。

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这位镇长主

动为我们提供了诵经场所
—

是一座居

民楼的地下室
,

面积为 �% 平方米
。

老人

们的确能干
,

他们动手粉刷墙壁
,

铺地

毯
,

把经堂搞得非常舒适
。

经堂开办不

久
,

镇上 ∃∗+ +, 多穆斯林就纷纷前来诵

经
,

多少年来
,

他们 中不少人一直 日思

夜想
,

盼望有个集体诵经的地方
。

这地下室显然太小
,

无法满足穆斯

林群众的需要
。

现在
,

镇上有 � 座经堂
,

信教的问题
。

融入主流社会

其中一座设在老的社区 中心
,

面积为

∃%% 平方米
。

人们每天晚上准时聚集在

这些地方诵经
,

你能体会到他们需要这

样做
。

有人说什么
“
去教堂的人越来越

少
,

去清真寺的人越来越多
” ,

这纯粹是

无稽之谈
。

伊斯兰教与基督教
、

犹太教 一

样
,

也面临着如何争取不同年龄的群众

&% 多年来
,

对于穆斯林在法国的兴

起
,

一些知识分子和记者极力歪曲事实
,

主要手段是妖魔化穆斯林群众
,

特别是

穆斯林青年
。

我当然了解穆斯林青年存

在的问题
,

&∋∋ ∃ 年以来
,

我一直在设法

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
。

有些穆斯林青

年存在问题
,

恰恰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文

声

晚# 法一公民
,

又是虔诚的穆斯林—《古兰经》与巴黎地铁钱路圈之间并无冲突
。

化
、

道德和宗教寄托
,

他们有严重的失落

感
。

他们自称是穆斯林
,

却从来不去清真

寺
。

其中有些人逐渐学会偷鸡摸狗
,

成 了

犯罪分子
。

然而
,

和我接触后
,

这些青年感到心

里有底了
,

因为在他们的心 目中
,

我既是

欧洲人
,

也是穆斯林
。

在他们周围
,

有的

人失业
,

有的贩毒
,

还有人靠国家施舍勉

强度 日
—

这就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

境
。

而我则不同
。

我受过教育
,

我有
一

−作
,

我是职业足球运动员
。

我也享受生活
,

但

这并没有妨碍我成为一 个好的穆斯林
〕

从我身上
,

他们看到了希望
。

尽管问题不少
,

欧洲穆斯林正在融

人主流社会
。

在法国
,

一个穆斯林中产阶

级正在形成
。

这说明
,

穆斯林能够成为法

国现实生活的一部分
#

既是法国公民
,

又

是虔 诚 的 穆 斯 林
。

我 觉 得 法 囚 &卜

常宽容
,

法国允许尊重法律和社会生活

准则的人们宏扬 自己的宗教信仰
。

&少关】年
,

我 到 撒 奥 内河 畔 夏 龙

∗./ 012 3 一 456 一
40 7 38 ,工作

。

这是
·

个农村小镇
,

动身之前
,

我想那里不会有

伊斯兰教经堂
。

然而
,

出乎我的意料
,

那

里有一座非常好的清真寺
,

当地基督徒

把一座不再使用的教堂捐献给穆斯林
,

穆斯林群众自己动手把它改造成了清真

寺
。

这里的居民多数信仰基督教
。

然而
#

通过自己的努力
,

穆斯林群众不仅站稳

了脚跟
,

而且森得了基督徒和官员们的

尊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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